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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人原型1 

 

    「美人賦」之作如此豐富，然其雖同為「美人賦」，但各作所展現的「美人」

並非同為一個樣式，如〈離騷〉「恐美人之遲暮」句下陳本澧箋： 
 

以美人稱君本《詩》柬兮之章，君子進德修業，既自強不息，尤欲君之及

時用賢圖治也。美人句乃〈離騷〉命意入題處，為全騷之根，後文求女諸

章皆從此處發脈。末則歸到西海為期，又專為此西方美人也。……讀至國

無人莫足與為美政，美人二字雙收則葉落歸根，仍不離乎宗祖，此一篇之

大旨也。2（《屈辭精義‧離騷》） 

 

王闓運《楚辭釋》： 
 

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3 

 

兩位都對「美人」提出自我見解。除「美人」本身外，屈原所追求的重心是「美

人」的品德，指的其實也是對自我的高度期許。其作品中多用香草，故稱為「香

草美人」，「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

莽。」美人不僅用各種香草精心打扮自己，還食用香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不厭其煩的使用香草內食外飾，就是要塑造自己品性高潔，德

性純明，期望能夠為時所用、為君所用。 
 
    羅文玲4認為〈離騷〉中用香花、香草、香木比喻高潔品格的詩句，其中涉

及江離、辟芷、秋蘭、宿莽等眾多花木，屈原將其象徵意識的香、美、潔、淨匯

合在一起，象徵詩人的品德高潔。如「菊」是獨在秋天百卉凋零之後才盛開的，

「夕餐秋菊之落英」5「菊性介烈，不與百卉盛衰，須霜降後乃發。」（〈離騷〉）

即是暗示作者人格的高潔與孤介。又如「木蘭」6，去皮不死有辛香的氣味；「宿

                                                
1 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原型」或稱「原始影像」（archetype），是集體無意識中所

發現人類不分地域與文化的共同象徵（symbols）。探討原型透過意象對於人類心理產生作用的現

象。榮格在神話中發現了原型，這個發現為神話和真實生活中的心理活動搭起橋樑，認識原型在

人類心靈的作用等於認識了神話對人生發生的影響。《榮格分析心理學—集體無意識》（臺北：

結構群文化事業，1990 年 9 月），頁 28-29。 
2《屈辭精義‧離騷》（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 
3 王闓運：《楚辭釋》（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頁 9-10。 
4 羅文玲：〈美麗與哀愁—論屈賦的象徵與諷諭〉，《中國楚辭學》第 8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7 年），頁 116。羅文玲又提到：相反的如「資」是蔓生的疾藜，多刺；「葹」則形似鼠耳，蔓

生也是多刺，常鉤人衣，所以「資菉葹以盈室」（〈離騷〉），即是暗示當道攀扯，暗中傷人的小人

充斥朝廷，這是君子難以相處的。 
5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卷 1，頁 3-4。 
6 王逸注「朝搴玭之木蘭兮」句「木蘭，去皮不死」，出自《楚辭補注》，頁 6。吳仁傑引陶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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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7，拔心不死，或冬生不死。故「朝搴玭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離騷〉），

暗示屈原堅貞不移的操守。屈賦香草美人之後，歷代「美人賦」作品繼之而來，

其中所指涉的「美人」亦有差異，本章就「美人賦」中出現的「美人」討論其原

型。 

 

第一節  神女 

     

    現存的文獻資料顯示：神女傳說出現的時間、地域相當廣泛，也因筆錄者不

同而出現不同的版本，早在宋玉作賦時既已採用南楚巫山地區的傳說，後來《襄

陽耆舊傳》承襲其說法，成為襄陽（湖北）一帶地域性傳說。弦超則為濟北郡從

事時初夢，二度重逢在濟北魚山下，然後偕往洛陽。濟北在濟水西（山東荏平縣

西南），魚山在東阿縣（山東），則屬於山東地區，並流傳於洛陽，張敏當時在這

一區域採集的。至於杜蘭香傳說的流傳區域，桂陽（今湖南彬縣）為曹毗所記之

處，後來又有其他的地名附會為張碩遇杜蘭香處，大概湖南一帶流傳最廣。另外

錄存於《搜神後記》的是豫章人劉（一作王）廣，也在長江流域（今江西南昌）。

由此可證東至山東半島的濱海地域，南至長江流域的沿岸地區，均為形成神女傳

說的主要區域。8 

 

    「女神」強調的是「神」，如女媧、西王母等；「神女」強調的則是「神之

女」，本體在「女」而不在神，如娥皇、女英是堯之女，瑤姬是赤帝之女，女娃

是炎帝之女，宓妃是伏羲之女等，她們雖具有神的身分，但終不是人類心中威嚴

有權的神祇，「女神」獨立、有功而有威嚴，「神女」卻嬌柔幼弱且最終多依配

男神。在中國神話中，「神女」神格的核心是對男神的依附。9 
 
    神女最初現身於屈原〈離騷〉、〈九歌〉，總是逍遙來去，高邈遙遠，不涉塵

俗，令人間追求者既嚮往愛慕又感傷其莫之能及。在宋玉〈高唐賦〉，更有朝雲

暮雨，忽兮改容的神妙變化，以及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的了無蹤跡。及至〈神女

賦〉開始，神女漸為賦家之華采麗藻所拘限範圍。10而關於神女的原型大約可以

分為五類，11分別是：炎帝女瑤姬、春藥和淫神、復合神衹、雲社之神，以及顓

                                                                                                                                       
「狀如楠，皮甚薄而味辛香」。同註 5，卷 3。 
7 朱熹：「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出自《楚辭補注》，頁 6。蔣驥：「宿莽，拔心不死。」

《山帶閣註楚辭》，頁 34。 
8 李豐楙：〈魏晉神女傳說與道教神女降真傳說〉，收錄成功大學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頁 476。 
9 雷華：〈「神女」與「女神」—從上古神話看中、西女性意識的差異〉，《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91 年，頁 16。 
10 郭淑純：《辭賦中的美人造形與意蘊—先秦至魏晉》，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7 月，頁 73。 
11 分類依據張軍：《楚國神話原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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頊。12 

 

一、炎帝女瑤姬 

 

    有一說高唐神女的原型為炎帝女瑤姬，這個說法是由於〈高唐賦〉中高唐神

女的自白，從而引證出來的。而孫作雲13認為屈原〈山鬼〉就是宋玉〈高唐賦〉

中的巫山神女，〈高唐賦〉其序曰： 

 

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

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

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召視之，

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14（〈高唐賦〉） 

 

承繼屈原〈離騷〉的求女傳統，也是藉寫神女抒發政治失意。神女說到「妾巫山

之女也，為高唐之客。」正由於神女居於巫山，為巫山之神，因此便出現她為瑤

姬15之說。根據《文選》〈高唐賦〉的注中引《襄陽耆舊傳》中記載： 

 

      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16 

 

由此可見，帝女瑤姬與高唐神女均住在巫山之中。而在《水經‧江水注》卷三十

四亦云： 

      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

於巫山之陽。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祖。17 
 

由此更可以說高唐神女亦即炎帝之女瑤姬，故宋玉〈神女賦〉的神話背景是巫山

神女——瑤姬的故事。18其後，這個神話更成為文學的題材，如：唐代李白便將

                                                
12 本節說法主要依據〈《神女賦》――神女形象與人神戀之探討〉，頁 28-32。上網日期：2008.4.25 
網址：http://www.library.ln.edu.hk/etext/chi/chi305/2002_3/pdf/chi305_0305.pdf  
13 孫作雲比較〈九歌‧山鬼〉與〈高唐賦〉文章，斷定山鬼即是巫山神女。見孫作雲：《孫作雲

文集—〈楚辭〉研究（下）》（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492。 
14 《御定歷代賦彙》，卷 14，頁 2036。 
15 謝聰輝認為高唐神女雖以巫山山神形象出現，但瑤姬具有楚民族高禖之神格，雲夢是楚之高

禖神瑤姬之所在。見〈瑤姬神話傳說與人神之戀〉，《國立編譯館刊》第 23 卷第 1 期（1994 年），

頁 10-12。〈高唐賦〉中神女為何要媚於人、自薦枕席？「未婚早夭」是關鍵。帝女未婚而亡的冤

與怨，是促使其藉著變化延續其非自然生命的動力，而自薦枕席的目的則是為了完成生前未竟的

婚配心願，為之立廟雖基於人神的禱祈與謝報的契約關係；但更重要的是使早夭者有所憑依，以

安頓其不安定的既冤又怨的靈魂，這也正是〈高唐賦〉在神話的隱喻與儀式象徵之下，所反映中

國人「女友所歸」的集體心理願望的深刻之主題所在。〈《高唐賦》中「未婚」神女神話的民俗意

義〉第 18 期《中國學術年刊》（1997 年 3 月），頁 241。 
16《文選 附考異》，頁 270 下。 
17 酈道元：《水經‧江水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卷 34，頁 425。 
18 高秋鳳：〈宋玉《神女賦》與曹植《洛神賦》的比較研究〉，《國文學報》第 26 期，199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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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神話化為〈感興八首〉詩：「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宵夢，無心

向楚君。」 

 

二、春虊和淫神 

     
    神女的屬性有說是春藥和淫神。說她的原型為淫神，是由於《山海經‧中次

七經》中記載： 
 

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屍。化為 草，其葉胥成，

其實如菟丘，服之媚於人。19（《山海經‧中次七經》） 

 

這裏是承接著神女為帝女之說，而且更指出帝女死後化為 草，而 草有媚人的

能力的。 草即菟絲，自古即為婦人用以養陰美色之藥物，其香氣襲人，也是表

達愛情的贈物。20加上在《襄王耆舊傳》中亦記到： 
 

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為靈

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21（《襄王耆舊傳》） 
 

這段引文可以見瑤姬化身為靈芝和 草，而且更有媚人之力，而 草是一種能激

起性慾、導致人產生幻覺與夢交的迷幻草。22無論是以這種草作為飾物，還是在

這種草叢中憩息，或是服食這種草，都可能產生與妙齡少女性交的幻覺。而稱她

為淫神是由於在古時「瑤」與「淫」是相通的，所以瑤姬亦即淫姬、淫神。 草

與瑤姬、瑤台之瑤一致，都有淫瑤，誘至異性的含義，屬於「戀愛巫術」的範圍。
23《抱朴子‧仙藥》的記載，「芝赤餌之一年，老者還少」24。可見 草(靈芝、

芝赤)亦有延年益壽、起死回生的作用，故 草又有「生命草」、「生育草」之

稱。 

 

    而「淫」在遠古時並無貶義之意，反而是一種美德，淫蕩存著褒義，意思與

活潑、旺盛的生命力和美好相同。在母系氏族的社會，女子的情人或性伴侶越多，

其地位越顯尊貴。因為在古時母系社會當中，女性的情人或性伴越多，地位便會

越尊貴。因此在部族中傳述的始祖妣、聖母、聖女等均是好淫的女子，所以說瑤

姬的初型為春藥和淫神是值得參考，而並沒有貶低神女的神格。25  

                                                                                                                                       
月，頁 62。 
19《新譯山海經‧山海經‧中次七經》，頁 132。 
20 謝聰輝：〈瑤姬神話傳說與人神之戀〉，《國立編譯館刊》第 23 卷第 1 期，1994 年，頁 3-6。 
21《校補襄陽耆舊記》（河南：中州古籍，1987 年），頁 3。 
22 張軍：《楚國神話原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31。 
23 蕭兵：《楚辭新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432。 
24（晉）葛洪：《抱朴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10 月），卷 11，頁 83。 
25 〈《神女賦》――神女形象與人神戀之探討〉，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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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社之神 

     

    根據張軍《楚國神話原型研究》中提及自瑤姬故事傳入楚國，瑤姬的形象便

與楚地原有的雲社之神形象發生了疊合。首先，在《墨子．明鬼》云︰「燕之有

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指出楚的雲

夢是地母神祠的所在地。而由於楚人遲至春秋早期才進入漢東，故雲社之神也並

不是楚人傳統奉祀的神祇，而應是漢東鄖國的神祇。而鄖將自己的女始祖神、圖

騰神和雲神的祠宮安置於雲夢中，這樣，她又具有了雲夢澤神和雲社女神的神

格。水澤，按先秦的神秘觀念，屬陰性，《易．說卦》︰「兌為澤，為少女，為

巫。」26故雲夢澤神又是處女神。 

 

    聞一多在《神話與詩．說魚》27一文中曾提及雲神的原型為雲彩、霧氣、雲、

霧等多為「水」所形成，其在先秦時期均是暗喻性交的隱語。因此，鄖國所崇拜

的雲神實際上也是女淫神。自春秋時期楚人入主漢東後，雲社之神的形象便與楚

人世祀的高唐神女和楚人滅賴後接受過來的瑤姬形象發生疊合，而形成了〈高唐

賦〉及〈神女賦〉中所看到疊合在高唐神女身上的雲神影子。如她會在早晚之際

飄浮蒸騰於山腰，變化莫測，特別是在朝日的映照上顯得絢麗多彩。28 

 

四、顓頊 

     

於王逸注曰︰「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29說明高陽是楚祖顓頊的名號。

在古漢語中，唐與湯、陽有通假關係，故這裡的高陽通高唐。又《帝系》曰︰「顓

頊娶于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30但這個以為顓頊高陽氏是楚人的男性

祖先卻並不正確。聞一多即指出︰ 

 

楚的先祖按規距說，不是帝顓頊，而是他的妻女祿。本來所謂高陽氏應是

女祿的氏族名，不是顓頊的，因為在母系社會中，是男子出嫁給女子，以

女家的氏為氏。31（《神話與詩．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 

 

而龔維英先生據《山海經．大荒西經》顓頊死化為「魚婦」及《世本》、古

本《竹書紀年》「顓頊產鯀」等記載論證說︰顓頊是一個女性，顓頊即高陽，而

高陽即楚人祀為高禖的高唐神。而顓頊在父系社會時代之前確實是一個先妣型女

神。而楚人先妣顓頊雖男性化為先祖，但是楚人「高禖」廟中供奉的卻是保持著

                                                
26 孔穎達撰、王弼注：《易．說卦》（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周易），頁 186。 
27 聞一多：《神話與詩．說魚》（臺北：里仁書局，1993 年），頁 117-138。 
28〈《神女賦》――神女形象與人神戀之探討〉，頁 29。 
29（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3。 
30《楚辭補注》，頁 3。 
31《神話與詩．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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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特徵的顓頊——高唐。故從神話探源的角度來說，高唐神女是古「高禖」，

曾是楚始祖神。32 

 

五、復合型神祇 

     

神女之所以成為一個復合型神祇，主要的原因是神女非楚國固有的神祇，而

是通過族際和區間的文化傳播遷置到楚國祭典和神話體系中的一個神祇。33由於

神女所處的巫山，可以看出神女確是由各民族遷移而成的，根據張軍研究《楚辭》

所得，楚國至少有三個巫山，分別位於雲夢、四川和河南。34除了從《楚辭》中

取得資料之外，《帝王世紀》所載：「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遊於華

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35由此可知，炎帝為神農氏，姜姓。

據此推之，身為炎帝女的瑤姬應是姜姓部族的女神。又根據《括地志》所記：「厲

山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昔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
36由此可見神農氏亦為厲國人，而由於厲國在春秋初期被楚國所滅，故身為厲國

神祀的神女亦於此時傳入楚國，成為楚國的神祇。在確定了神女非楚國固有的神

祇之後，以下將會指出其所疊合的女神屬性，除了上述所說的淫神、巫山神之外，

亦為處女神與高禖神。 

 

（一）處女神 

 

    根據前引的《襄陽耆舊傳》與《水經‧江水注》中均可得知高唐神女是「未

行而亡」的，「未行」即未嫁，沒有履行生殖的任務，所以稱神女是處女神。〈高

唐賦〉中神女，即巫山神女，就是高禖女神，神女的社會原型是獻身的聖處女。
37而且張軍亦把神女的處女崇拜定性為一女型處女崇拜，「真正受到崇拜的是成

年的可以受孕的生殖器官與性特徵豐滿、成熟的女性，絕不可能是未成年的處

女」。38所謂一女型處女神崇拜，是出於母系社會的，是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與

婚姻關係的產物。因為當時一個女性可以與數個男子性交，而且在社會之中是男

子依附女性的。由神女本為處女加上她一人先後與楚懷王與楚襄王夢會，縱然她

並未有與襄王發生關係，但由她與兩位男性夢會已可看出當中的一女型處女神崇

拜。39 

 

 

                                                
32〈《神女賦》――神女形象與人神戀之探討〉，頁 30。 
33《楚國神話原型研究》，頁 30。 
34 同註 33，頁 29。 
35（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1985 年），頁 4。 
36（唐）李泰：《括地志新輯》（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 7 月），頁 161。 
37《建安辭賦之傳承與拓新：以題材及主題為範圍》，頁 355。 
38 同註 33，頁 53-59。 
39 同註 32，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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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禖神 

 

    神女的高禖神形象是與涂山氏、女媧與西王母的形象互相疊合而成的。說神

女為高禖神，是由於她的主要原型為顓頊，而顓頊為高唐的高禖神，而「她」是

一個女性，後因為由母系轉變為父系社會，便將顓頊由女性轉化為男性。由於一

般人都會將先妣作為高禖來崇拜，所以神女亦為高禖神。聞一多指出涂山氏與神

女的得為有相似之處。40除了涂山氏與神女均為高禖神之外，涂山氏與禹的結合

是以女追求男的方式而得的。在《楚辭》〈天問〉中寫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

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41文中的「通」是含有貶義的，是指

出涂山氏的舉止有如奔女。而神女在〈高唐賦〉之中「自薦枕席」正又如涂山氏

「通之於台桑」一樣，所以兩者的形象實有疊合之處。蕭冰《楚辭文化的破譯》
42指出〈九歌〉諸女神：雲中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及洛嬪，皆為高禖—生

殖的女神。例如屈原〈離騷〉：「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娀氏之佚女」，「令豐隆乘

雲兮，求宓妃之所在」，就是因為有娀佚女簡狄、洛水女神宓妃同樣具有高禖女

神的身分，跟湘江女神、巫山神女一樣可以在一定的場合下與人作「雲雨之游」。

那是因為高禖是掌握生育的神祗，在上古音中，母與禖讀音相同，母就是禖，所

以作為母系社會的先妣――「高陽」便被視為高禖來崇拜。再者，高陽的「陽」

與高唐的「唐」是音轉變化而來。43由此，有高唐神女即是高禖神之說。高唐神

女，郭沫若認為楚雲夢乃楚社所在，為雲雨之所，而高唐即高禖郊社之音變。44

聞一多以唐陽同音通用，證說楚人所祀的女神為其先祖高陽，高陽即高唐神女，

猶如宋之桑林高禖神一樣，是職掌祈夢、生殖的豐饒女神。45  

 

    張軍指出西王母是一個來源極其複雜，有著許多原型的復合神衹。不同時期

的西王母有著不同的形象，例如在《山海經‧西次山經》中的西王母形象為：「其

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46這個半人半獸的形

象與易士塔（Istar）的女神相似。而在《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則自稱為「我惟

帝女」，這個形象正是疊合了神女的原形。故此張軍提出一切的高禖並非來自一

個單一來源的神祇，而是復合型神祇。西王母之後的形象與其他神祇作出了疊

合。因此西王母應不是一個總先妣，加上華夏文化不斷改變，各部族的信仰亦不

斷互相影響，所以復合型神祇之說較為合理。47 

                                                
40《神話與詩》，頁 100。 
41《楚辭補注‧天問》，頁 97。 
42 蕭冰：〈《九歌》的參照系：高禖、社祭與萬舞〉，《楚辭文化的破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頁 330-331。 
43 陽唐通用，見陳彭年等：《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2001 年 10 月），頁 131。 
44 鼎堂（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臺北：民文出版社手寫影印本，1952 年），

頁 19。 
45《神話與詩．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頁 81-116。 
46《新譯山海經》（臺北：三民書局，2004 年），頁 39。 
47《楚國神話原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51-53。 



 107 

第二節  宓妃 

 

    宓妃最早現身於〈離騷〉，恃美而嬌，縱恣淫遊，屈原因此棄而改求。漢司

馬相如之〈上林賦〉中靚妝刻飾，色授魂與，相如暗諷帝王屏絕莫溺；稍後的揚

雄對她尤其深惡痛絕，在〈羽獵賦〉中大加鞭笞撻伐，毫不留情；張衡賦〈思玄〉，

對其姣麗蠱媚，色豔賂美亦無動於衷，不予回應。自辭賦肇始至於大盛，宓妃形

象始終跳脫不出屈〈騷〉「信美而無禮」一語。至於曹植乃顛覆此語，展其信美

之長而改其無禮之嫌，使其成為淑美信脩，無人不追摹嚮往的絕代美人，48可惜

最後因人神道殊而留下遺憾。 

 

    美人賦自從宋玉〈神女賦〉49寫雲楚澤水女神後，直到魏晉才又出現王粲、

陳琳、應瑒、楊修、張敏同題〈神女賦〉及曹植〈洛神賦〉、謝靈運〈江妃賦〉、

江淹〈水上神女賦〉，魏晉以後對於「女水神」主題的傳承與創新有關鍵性的地

位。王粲、陳琳、應瑒、楊修等四篇同題之作，為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劉表，渡

漢水時想起漢水神女傳說所作，文題「神女」之原型，陳琳「濟漢川之清流，感

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是為以宋玉為範本，寫漢水女神。張敏則是藉由

「神女」寫成公智瓊之事，與女神無關。50江淹〈水上神女賦〉水上神女是淇水

邊之美人，是一系列的水神之作繼之而來。 

 

    曹植〈洛神賦序〉云：「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然〈洛神賦〉

所詠的到底是「洛神」還是「巫山神女」，鄙以為曹植是因臨洛水，觸景傷情、

憶古懷往，想到宋玉的兩篇神女賦，所以興起模仿的動機而寫下此賦，故其所詠

的是「洛水女神」。曹植〈洛神賦〉形容洛神之美：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蛟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

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

                                                
48 郭淑純：《辭賦中的美人造形與意蘊—先秦至魏晉》，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7 月，頁 71。 
49 趙沛霖認為〈高唐賦〉和〈神女賦〉所寫的不是一個神女，而是性質不同的兩個神女。《高唐

賦》中的神女是一個具有明顯原始神話特徵的神話式人物，一個道道地地的女神。〈神女賦〉中

的女神是一個服飾華美、容貌姣麗、舉止端莊、神態嫻靜的女性。其內在精神和氣質更是表現在

兩方面：一是溫柔和順，安閑自得，骨法奇美，適于侍奉君上；一是貞諒清潔，意態高遠，以禮

自持，凜然難犯。雖然宋玉還是稱她為神女，但是卻具有戰國時代那些高貴華美、柔順多情、矜

持守禮的貴夫人的明顯特徵。錄自趙沛霖：〈《高唐賦》《神女賦》的神女形象和主題思想〉，《社

會科學戰線》第 6 期，2005 年，頁 93。 
50 對於成公智瓊、杜蘭香傳說，當時張敏曾在咸寧、太康時作官，採錄所聞，寫作〈神女賦〉；

干寶則在西晉末東晉初採錄之，也直稱為「神女」。李豐楙：〈魏晉神女傳說與道教神女降真傳說〉，

收錄成功大學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

頁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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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蕖出淥波。51（〈洛神賦〉） 

 

一連串優美的比喻，形象生動地描繪出洛神的絕代之姿。洛神即為傳說中的宓

妃，更是美人的代表。曹植運用動人的描述對於洛神的身分、心性、衣飾、隨從、

儀衛、贈物等極力鋪陳，用生動的比喻，形容洛神的靜態美與動態美，進行細膩

的刻畫。〈洛神賦〉中的洛神明詩守禮，身材適中，舉止文雅，而其衣飾、隨從、

陪遊都顯示她是有情卻守身自愛，高高在上的女神。其模式由企慕麗色演化成企

慕才調。52故後謂之為曹植抒發己身坎坷遭遇之作。 

 

    曹子建「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而作〈洛神賦〉，53由於感甄說在民間

流傳漸廣，洛水神最後與甄妃傳說合而為一。洛神是在瀏覽洛水風景時在精神渙

散時矇矓的出現，充滿著神秘美感，御者「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

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洪順隆54綜合歷來說法，歸納洛神

的原型約有： 

 

  一、伏羲之女—宓妃。 

  二、甄逸之女—甄后。 

  三、魏文帝—曹丕。 

  四、曹植自喻—陳思王。 

 

     吾以為〈洛神賦〉所寫應是借宓妃寫曹植之思君，想到他政治的失意，雖

然一再上表請求自試，換來的卻是帝王的冷漠與疑忌。而就神女主題流變觀之，

〈洛神賦〉轉向更濃鬱的人間情愛。宋玉〈神女賦〉雖然成功地將神話原型轉化

為文學原型，但是巫山神女所處的位置依然在靈山聖境之中。經過建安四篇〈神

女賦〉的人間化、世俗化，人神的戀愛彷如世間男女的情愛。當然在這人間化、

世俗化的變革中，憂劣參半。優點是接近凡人的感情世界，缺點是原本神秘瑰麗

的朦朧美感也隨之喪失。然而〈洛神賦〉一方面保有洛神的神秘色彩，洛水之神

是在作者瀏覽洛水風景時，突然「精移神駭，忽焉思散」――精神處於朦朧狀態

中出現的。賦者在驚豔之餘，向御者的詢問更是充滿著驚奇：「彼何人斯，若此

豔之也！」而御者的回答：「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也，無迺

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也是充滿著不確定的神秘感，產生不可測知的美

感效果。另一方面，它又善用建安諸賦的人間化傾向，細膩而生動地描繪洛神形

                                                
51 《御定歷代賦彙》，卷 14，頁 2040。 
52 參考洪順隆：〈論洛神形象的襲用與異化—由《洛神賦》到明清戲曲小說的脈絡〉，，頁 244。 
53 蕭冰認為洛神跟高唐神女身分是一樣的。《楚辭的文化破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328-331。 
54 洪順隆：〈論《洛神賦》中洛神形象的象徵指向〉，《辭賦論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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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美。而且形神兼備，尤其是所傳達的濃郁情感，猶如人間癡情的女子： 
 
      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抗

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

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55（〈洛神賦〉） 

 
洛神這種人間的濃情密意，與巫山神女「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的冷

峻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洛神本是神話故事中的洛水女神，流傳下來的只是隻字片語，其事殘缺不

全，由漢以前文獻，如〈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句下「洛

神，伏羲氏女。」56〈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王逸注「雒嬪，水神，謂宓妃也。……羿又夢與雒水女神宓妃交接也。」57《漢

書‧司馬相如傳》：「青琴虙妃之徒，絕殊離俗。」句下文穎曰：「虙妃，洛水之

神女也。」58王先謙《補注》引《文選注》如淳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

水，遂為河神。」59虙、宓、伏同。揚雄〈甘泉賦〉：「屏玉女而卻宓妃。」60張

衡〈思玄賦〉：「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

眉。舒妙婧之纖腰兮……」61我們只知道她是伏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王世貞《藝

苑卮言》「清澈圓麗，神女之流。」62曹植之前有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

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司馬相如〈美人賦〉，以及同時代的多篇〈神女賦〉

影響，是帶有模仿的流行意識作品，有所翻新，有所推進。 

 

    〈神女賦〉、〈洛神賦〉都以帝女神話做背景。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帝女死後

化為神女，但宋玉賦是巫山神女，曹植是洛水女神。一為山神，一為女神；一在

楚境巫山，一在中原洛水，有地理背景的差異。63自〈洛神賦〉以下至明清戲曲

小說，洛神形象凡出現三個系統：一是伏羲之女；二是甄逸之女；三是狐仙。這

三種又可細分成一是伏羲女，為男人仰慕傾訴的對象，她的愛情是屬於精神層面

的，對象是曹植；二是伏羲女，報恩施情，她的愛情也是屬於精神層面的，對象

是書生；三是甄逸女，慕才續緣，她的愛情也是屬於精神層面的，對象也是曹植；

四是甄逸女，因情報恩，她的愛情也是屬於精神層面的，對象是蕭曠；五是甄逸

                                                
55《御定歷代賦彙》，卷 14，頁 2040。 
56《楚辭補注》，頁 31。 
57 同註 56，頁 99。 
58《漢書》，卷 27 上，頁 1197 上。 
59 同註 56，頁 31。 
60《全漢賦》，頁 172。 
61 同註 60，頁 396。 
62（明）王世貞、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 年）卷 3，頁 112。 
63 高秋鳳：〈宋玉《神女賦》與曹植《洛神賦》的比較研究〉，《國文學報》第 26 期（1997 年 6
月），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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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因情報恩，她的愛情是肉體層次的，對象是劉伸堪；六是狐仙，因情報恩，

她的愛情是守禮義，存友誼。64謝靈運〈江妃賦〉明言「〈招魂〉定情，〈洛神〉

清思」，可知其是承繼曹植寫江妃，即為宓妃。 

 

第三節  李夫人 

 

     宮怨賦作由〈長門賦〉開啟，是男性作家替女性代言，傳為相如為陳皇后

所作，後有唐黃滔仿作之〈陳皇后因賦復寵賦〉。而獨為后妃所作之賦，則是漢

武帝自作懷念已去世之美人〈李夫人賦〉，一位后妃，竟然能夠得到漢武帝寫文

章紀念，顯見李夫人在漢武帝心中，可說是不言而喻。〈李夫人賦〉是一篇悼亡

作、篇幅短小，而集中在武帝抒發失去愛人的哀痛，除了漢武帝寫文章懷念李夫

人之外，後世也有很多人寫過漢武帝和李夫人：宋孝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

唐陳山甫與康僚同題〈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唐謝觀〈招李夫人魂賦〉、元陳樵

〈李夫人賦〉等。 

 

《漢書‧外戚傳》：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

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

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

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

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

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

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

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

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

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

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

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

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

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

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複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

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 

                                                
64〈論洛神形象的襲用與異化—由《洛神賦》到明清戲曲小說的脈絡〉，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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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

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

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

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

連娟以修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官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

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

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

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

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

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

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勢路

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恍，寂兮無音，

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亂曰：「佳俠函光，隕硃榮兮，嫉妒闟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

兮，弟子增欷，洿沬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嫶妍太息，嘆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

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

哉，想魂靈兮！65 

 

史料上所記載的李夫人乍看並無值得讚揚之處，然而後世仿作如此多，何以這麼

多的作品都要寫李夫人呢？應該是「易逝的最美好」，因為相處時間短，所留存

的記憶都是最美好的。引文側寫夫人之美，特別是其臨危托孤，即使姐妹誚讓，

堅不以病容見武帝之事，並在文末說明以色事主不得長久之因，得以讓兄弟封高

官，足見李夫人果有遠見。另外實是賦家續寫武帝心情、招李夫人魂之事，脫離

名為「李夫人」這個主題，借「李夫人」開頭，作遊仙、神仙之夢矣！康僚、陳

山甫兩人李夫人之作，篇中著重於武帝請方士招李夫人魂以解思念之情節，充滿

遊仙、玄道之思想，抒發不同的感懷，雖寫李夫人，實為寄武帝思念的心情。謝

觀不同於康僚、陳山甫，以所思念逝去李夫人魂而傷春。 

 

     這位值得紀念的李夫人，美麗又聰明且了解武帝個性，即使生命到了終點

「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複追思閔錄其兄弟哉！」皇帝愛

的只是她美麗的容顏，侍奉君王僅倚靠外貌是無法長久的，一旦色衰，君王愛也

弛，所以聰明有遠見的李夫人死前堅決不肯讓武帝看到她憔悴的病容，讓武帝在

                                                
65《漢書‧外戚傳》，頁 3951-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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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死後仍舊思念再三，把她最美的一面留在武帝的腦海中，更讓武帝依言照顧她

的兄弟與兒子，實在聰慧。 

 

    武帝以第一人稱自我敘寫，在大篇幅的因物而有所感的筆觸下，形成感傷之

情的自我凝視；然則對照漢武帝舊作，同一主題之賦，就其寫作內容及其結構而

言，顯然同中有異。唐代陳山甫、謝觀等三人賦篇，除仍見承續漢武舊製，力陳

武帝對於李夫人傷悼婉切之深情面向外，亦加重對於漢武帝「詔秘籙之方士，致

平生之幻身。」之商榷，並展現其中諷諭的論述取向，並主要集中顯現於帝王招

李夫人之魂背後的神仙幻思： 

 

若往還留，心迷目眩。誠君恩之再造，異術足徵；豈風燭之重然，真形可

見。故可以辨其妄，輟其求。去清懷之惑志，釋玄思之殷憂。擾擾紛紛，

意真靈之如在；薰歇燼滅，竟荒塵之不留。其來也，形之如寄；其往也，

生之若浮。於是望斷驚鴻，悲深解珮。向窈窕而乍失，顧容華而不昧。由

是而言，可以知生之不再。66（陳山甫〈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 

 

非因不死之藥，豈便長生。何用返魂之香，自從神化。及夫弄花態以遺妍，

望君王兮不前。復認吹簫之侶，終疑獻果之仙。目眄眄以徒極，心搖搖而

詎傳。迷甚化宮，周穆之遊固爾；地非巫峽，楚襄之夢應然。已而頓解前

思，詳窺舊質。爰將託方士，展神術。謂傾城之且驗，豈同輦之無日。殊

不知事本憑虛，功難責實。夜如何，其夜已闌，悵飄然而復失。67（康僚

〈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 

 

其中陳山甫之議論最為直接剴切，並且回歸道家視生死如浮生寄形之思，批判方

士神仙之說的虛妄惑志與不可妄求；康僚口吻較為委婉，實亦寄寓暗諷之旨，故

如：「非因不死之藥，豈便長生；何用反魂之香，自從神化。」、「爰將託方士，

展神術。謂傾城之且驗，豈同輦之無日。殊不知事本憑虛，功難責實。」顯然此

賦之構思，亦展現在以武帝招李夫人魂之歷史舊實，寄寓神仙虛幻之旨；至於謝

觀之賦，雖缺乏陳山甫賦中，較為直接的神仙批判，然則亦不乏近似康僚賦之曲

折諷諭，如其賦篇末語：「自是妖妄日姿，虛無念作。」、「幸河海之無事，賴

干戈之暫平。不然少翁此夕，豈宜一拜於文成。」雖就漢武之心思發議，卻亦委

婉指涉方士之說，所可能牽動的社稷深患。然則對照謝觀之平生思想，頗沉醉於

神仙幻夢，其預先自撰之墓誌銘序即自稱：「吾生慕雲鶴，性耽煙霞，秘藉仙經，

常在心口。藥爐丹灶，不廢斯須。」、「雖浮名薄祿，頗類於貪求，藥叟仙翁，

何妨□追逐。」據此謝觀對於神仙之說，顯然未必鄙視，且頗見好感，然則謝觀

應源自注重個人之修練，所謂內外雙修，亦其墓誌銘敘所謂「向逍遙而得路，逆

                                                
66《御定歷代賦彙》，卷 14，頁 2045。 
67 同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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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土□遺身。」然則謝觀既非永斷仕宦之徒的高隱之士，故對於方士神仙以至帝

王之棄江山於不顧，且以親故為敝屣之想，顯然難以茍同，此又謝觀之歧異於陳、

康二人之賦者。68故同以「李夫人」為題，仍是各有各的特色，各有擅場。 

 

第四節  其他之女神 

 

    美人賦中也有一部分專指為某而作之賦，漢司馬相如〈長門賦〉、唐黃滔〈陳

皇后因賦復寵賦〉及〈明皇迴駕經馬嵬賦〉、魏丁廙〈蔡伯喈女賦〉、唐白敏中〈息

夫人不言賦〉、唐徐寅〈勾踐進西施賦〉、唐江采蘋〈樓東賦〉等。這類的作品主

角都是歷史上有記載之人，不似前些篇名都是模糊不明（神女、閑邪類），這類

美人賦主角如：息夫人、西施、陳皇后、楊貴妃、蔡伯喈女等都是直言不避諱其

名。以下依其相似性分（一）「關係一國盛衰存滅」：息夫人、西施、楊貴妃；（二）

「失寵后妃」：班婕妤、陳皇后、江梅妃；（三）「列女」：蔡伯喈女自為一組，以

下分別討論： 

 

一、「關係一國盛衰存滅」：息夫人、西施、楊貴妃 

 

    楊貴妃、息夫人、西施同樣身為「關係一國盛衰存滅」之關鍵，故列為一組。

楊貴妃身處盛唐由勝轉衰之際，背負著禍國媚君之罪名。而唐玄宗為了自保，挽

救眾將之心，雖不捨，仍賜死了楊貴妃。一個無能的國君、一個口口聲聲說愛她

的男人，生死關頭之際，為求自保，還是親手將昔日最親密的枕邊愛人推上了黃

泉路。息夫人則是引起三場戰爭，多少人民因此喪生，還導致了一個國家的滅亡。

然而她跟楊貴妃不同的是，息夫人非她所願的如同物品遭人搶奪，她「不言」卻

也成了國家存亡的關鍵，並非她所望。 

 

白敏中〈息夫人不言賦〉本事始見載於《左傳．莊公十四年》：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

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69 

 

此事後來西漢劉向《列女傳》70載入「貞順」類，貞正賢惠之德，作為女性興國

                                                
68〈女性．帝王．賦家：唐「美麗」賦之書寫類型及其文化意蘊〉，頁 16。 
69《左傳》，頁 156。 
70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虜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
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
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豈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
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殺，息君亦自殺，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
乃以諸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利動小人。息君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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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家的具體典範，此賦為歷代少數以息夫人為題材的珍貴文獻之一，尤其在唐代

詩賦文學中共計三篇。白敏中〈息夫人不言賦〉為絕無僅有之息夫人描寫賦篇；

至於唐詩中，僅見於初、晚唐各一篇，即宋之問〈息夫人〉與吳融〈送杜鵑花〉： 

 

可憐楚破息，腸斷息夫人。仍為泉下骨，不作楚王嬪。處王寵莫盛， 

息君親更親。情親怨生別，一朝俱殺身。71（宋之問〈息夫人〉） 

 

春紅始謝又秋紅，息國亡來入楚宮。應是蜀冤啼不盡，更憑顏色訴西 

風。72（吳融〈送杜鵑花〉） 

 

然則將白敏中之賦與宋之問、吳融二人之詩對照，詩作主要以感傷息夫人際遇為

主，而白賦則除了曲盡其妙地以賦家彩筆，重現息夫人平生故事，深具敘事文學

之風貌。 

 

    西施的命運乖舛，勾踐以西施為他的一顆棋子，讓西施引起吳越兩國戰爭，

亡了吳國。西施天生麗質，時越國稱臣於吳國，越王句踐臥薪嚐膽，謀復國。在

國難當頭之際，西施忍辱負重，以身許國，與鄭旦一起由越王勾踐獻給吳王夫差，

成為吳王最寵愛的妃子。把吳王迷惑得眾叛親離，無心國事，為勾踐的東山再起

起了掩護的作用。表現了一個愛國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後吳國終被勾踐所滅。

〈勾踐進西施賦〉中徐寅提到「封妲己以亡宗，晉驪姬而亂國」，並在賦末以「殺

忠賢而受佳麗，欲不敗而難哉！」作結。前已有史例可鑑，然而卻仍舊殺忠士賢

臣，受制於美人佳麗，國家要不敗亡很難吧！關於美人禍國之事《新唐書‧玄宗

本紀》： 

贊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

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

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

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

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異，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73 

 

女子之禍的危害更勝於人禍，以妖冶的外貌魅惑人主，擾亂國家法令制度，時有

所聞。唐代前有武則天專政，一度亡了唐朝國祚，玄宗不知警惕，竟讓舊事重演，

                                                                                                                                       
不為利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虜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
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順。」（漢）劉向、張濤：《列女傳譯
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8月），頁144。 
71 《全唐詩》，頁 618。 
72 同註 71，頁 7873。 
73（宋）歐陽修：《新唐書‧玄宗本紀》（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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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在女色之中。當開元之際勵求精進的玄宗，勤於國事，當時可說是太平盛世，

唐祚極盛之時，然而卻因以自滿，動心於女色，驚動天下只為求美人開心，而導

致國家大亂卻不知悔改，仍舊悼念、不捨其人。無視歷史之借鏡重蹈覆轍，最為

後人所詬病。 

 

二、「失寵后妃」：陳皇后、班婕妤、江采蘋 

 

    陳皇后、江梅妃、班婕妤三位都是失寵后妃，其賦作也都是宮怨作品。「長

門」、「樓東」都是失寵后妃居住之所，也因此成為失寵后妃的代名詞。 

 

    〈長門賦〉如真是相如為陳皇后所寫，其價值真的難以估計，更何況讓陳皇

后重獲寵愛，讓後世失寵后妃燃起希望加以仿效。〈樓東賦〉擬相如〈長門賦〉

而作，雖然無相如代為發言，只好自己提筆，只希望能像陳皇后一樣幸運，重返

君側受到寵愛，但是事與願違，她的心聲唐玄宗是聽到了，也想起與梅妃那段美

好的時光，但是玄宗不敢惹楊貴妃生氣，只好回贈一斛珍珠以聊表心意，卻也因

此送斷了江梅妃的最後希望。至於班婕妤〈自悼賦〉是真正由女性作家為自己發

聲，對自身境遇的反省及哀悼，比起〈長門賦〉由男性代為發言的作品，是更直

接的女性心聲。 

 

《漢書‧外戚傳》六十七卷下： 

 

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輦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

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輦，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

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

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 

 

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隃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

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

及主上。許皇后坐廢。孝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

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 

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

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

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

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

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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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

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繈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

命之不可求。 

 

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

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

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 

 

重曰：「潛玄官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

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

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

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

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74 

 

    班婕妤以才德名於後世，不僅以「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

女，今欲同輦，得無近似之乎？」勸諫君主，凡事亦遵照禮節行事。其後趙飛燕

受寵，許皇后遭廢，婕妤因其依禮行事，加以善對，不但罪不上身，反而得到成

帝賜金百斤。婕妤深知趙飛燕已迷惑君主，逃過一次不一定逃得過第二次，想活

命必得自保，於是以「供養太后」光明正大的理由，得以全身而退。 

 

    自古有「紅顏禍水」一語，美人所代表的就是禍國殃民，美人背負「禍水」

之名，蒙受不白之冤。「成功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性」，而「失敗男人都因

背後一位可恨的女性」。思振作、有作為的君王是將心思放在國家大事上，即便

後宮三千佳麗絕不會讓女色影響國家運作。以致於後世對后妃的期望如《詩經‧

齊風‧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

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75 

賢能的后妃應是督促國君不荒廢朝務，如同詩中的賢妃告訴君王：我甘願與您同

夢，然朝會將散，如果亟起而往，則不會讓別人討厭我（后妃）。一個不思振作

的國君，讓美人承擔所有的過錯，送葬美人無價的青春。 

 

 

                                                
74《漢書‧外戚傳》，頁 3983-3987。 
75《詩經詮釋》，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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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女」：蔡伯喈女（蔡琰） 

 

    蔡琰之事見《後漢書‧列女傳》，可為史書記載「列女」者，必有其值得記

載之處： 

 

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

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

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

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觿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

然文狀已去，柰何？」 

 

文姬曰：「明公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

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

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捲，流離塗炭，

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 

 

「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

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贊曰：端操有蹤，幽閒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76 

天下紛亂之際，文姬遭胡虜所縛，忍辱生存於胡邦十二載，是幸亦或不幸？漢胡

息兵和平了，漢朝以黃金白璧贖回蔡琰，但所生二子不能同歸。幸：喜得生還兮

逢聖君，不幸：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二年間流離轉徙的生活、悲傷痛苦的心情，

以及當代國家政治的紊亂、社會的動亂，母子別離時公義私情的衝突、悲喜交集

的感情，以及回家後印入眼簾盡是荒涼悽慘的故土、隱伏在心中深沉的悲哀，是

全篇寫得最有力、最深刻動人的文字。〈自悼賦〉藝術形象鮮明突出，具有強烈

的感人力量。比照〈悲憤詩〉將其心情表露無疑：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平士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

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孓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豈敢惜生命，不堪其詈罵。或便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

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

                                                
76《後漢書‧列女傳》「《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

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鹹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

述為〈列女篇〉。」（宋）范曄：《後漢書‧列女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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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

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

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

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

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

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呼手撫摩，當發復回疑。……（〈悲

憤詩〉） 

 

動亂的社會和悲慘的生活遭遇，使文姬寫出了飽含血淚的〈悲憤詩〉。現實的手

法，通過細膩的細節描寫，具體生動地表現各種場面、情感，使人猶如親臨其境，

目睹其人，對其遭遇深感同情。再嫁之後，丈夫又因觸犯死罪即將服刑，蔡琰為

夫請罪，感動眾人，得以免除董祀之罪，然曹操一句「文狀已去，柰何？」文姬

所言「明公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明褒曹操

兵騎甚多，却捨不得救寶貴一命。又「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

草唯命。」其得以列入「列女」不只是勇於救夫，更是對於她道德操守的讚揚。

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多可紀者，及幽都閒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

史之所記也。 

 


